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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一：

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对话

何家栋　　陈林

本篇对话的两位参与者年龄相差很大，学术背景也很不相同，

却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紧迫性及其方法论问题有较为一致的看

法。何家栋指出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仅凭经验主义办事是不行

的，必须理论先行，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；陈林则认为，当前社会

主义发展的突破口在于理论创新，在于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及

社会主义本身的矛盾运动进行卓有成效的深层思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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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思维“黑洞”

陈　　林　　从世界范围看，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，由于苏东剧

变后的不利形势，面临着许多困难。经费的筹措、机构和人员的配

置、研究成果的发表以及社会对相关研究的关注程度，都无法叫人

乐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莫说出学术精品，恐怕连像样的研究课题也

很难设计出来。可是，现实社会的发展却使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

着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，需要人们去研究和回答。

何家栋　　的确如此。苏东剧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

题。 世纪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两件大事，一是资本主义危机

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，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挫折。在一些

人看来，早被判处死刑的资本主义该死不死，正葆青春年华的社会

主义却又该活难活。上帝死了，资本主义腐朽了，社会主义僵化

了，信念不复存在，人类好像在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漂流，谁也

不知道要漂向何处。于是，信仰被实惠代替，理论研究遭到嘲笑，

市侩主义、犬儒主义居然成为时尚。殊不知，这正是需要理论的时

候，也是产生理论的时候。 催生婆，迷信才是真理的怀疑是真理的

刽子手。不要因一时的迷惘和动荡而放弃思想的责任。

陈　　林　　日本有个经济学家叫伊藤诚，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研

究。他把您上面提到的信念危机称作“双重幻灭”。一方面，苏联

一

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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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，使人们试图通过现实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

义固有弊端的希望破灭了；另一方面，与苏东剧变接踵而至的资本

主义世界泡沫经济的崩溃，同样打碎了人们对所谓“自由世界”盲

目乐观的陶醉感。世界史步入一个双重幻灭的世纪末，它正从人

们心灵深处抹煞着创建历史未来的主体意欲。于是信念危机成为

主体危机，成为历史危机。

何家栋　　苏东的解体，曾经使资产阶级政客幸灾乐祸，也使急

性子的革命家惊恐万状。其实他们都缺乏历史感，未能理解这场

剧变的真正原因。死亡的不是社会主义，而是已然僵化的苏联模

式。它只说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不具有应变能力，不能有效解决

内部日益发展起来的对抗，因而这种瓦解具有自我崩溃性质。社

会主义没有失败，并且它也不会失败。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

还存在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不会消失。同时，社会主义作为

一种价值观，以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公正等基本原则为尺度，只要人

类渴望公平，社会主义就不会灭亡。因此，我们没有理由幻灭，负

有人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更不应该幻灭。世界还远没有太平，本

来人口的极度膨胀已使生存空间倍感拥塞，人类却还在自添其乱：

狭隘民族主义泛滥成灾，原教旨主义要消灭犹太复国主义，被共产

党除名的人上台又禁止共产党，声称不赞成“共产党独裁统治”方

式的人毫不犹豫地挥舞手中的专制权杖⋯⋯极端主义、复仇主义

迷住了人的灵性，自命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至今还没学会处理自身

问题的文明方式，动辄以暴易暴，一言不合就兵刃相见。这一切，

只有当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

由发展的条件”的人类理想社会真正到来之时，才可望得到根本

解决。因此，研究社会主义决不是空的，它与身边的现实密切相

关；也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它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。

陈　　林　　不过，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的确是在减少，尤其是

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者所剩寥寥无几，有人形容为“溃不成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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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家栋这个问题应辩证地看。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

由于失去了同政治权力的直接联系，的确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带来

了多方面的困难，也使不少人改弦易辙，另谋他途。但一部分真正

的知识分子却因为政治护身符的剥离而获得了一种独立意识、自

由意识，进而认识到自身的独特价值，增强了自信心。他们自甘寂

寞，苦对寒窗，解剖现实社会，构造真善美理想世界。这些人是人

类精神的象征，数量的多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质量的优劣。

陈　　林　　您是说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并不需要官方的政

治上的保驾，寻求权力依托的不是真学术？

何家栋　　正是。知识的天敌是权势，知识的母体是自由。

陈　　林　　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。有些学者人格上无可挑

剔，研究工作也十分勤奋，可就是出不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。传统

的思维定势如紧箍咒一般把他们牢牢套住，使他们不能不用有色

眼镜来看现实，得出的结论自然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。这种情

况还反映在一些术语的使用上，像“党政不分”“、一国两制”“、为

人民服务”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被牵强地套用到分析资本主义

国家的政治现象上去，如说“西方政党政治的实质是党政不分”、

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可以搞一国两制，在原有资本

主义制度之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”“、福利国家实际上起到了为人

民服务的作用”等，让人觉得根本无法与之开展学术对话。研究

新现象需要新视角，也需要支持这一新视角的新语言。

何家栋　　你说的情况是存在的，但并非所有用传统思维方式

和大批判语言搞理论的人都是无辜的，有些人是有意为之，以便于

排斥异己，做学术霸主。有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，打击自己不喜

欢的学术现象，便是一例。说来不可思议，我们有很多教条主义者

并不是本本主义者，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本本，而只需从本本里挑几

顶大帽子吓唬人就够了。只要略翻一翻马克思的本本，就不难发

现，被教条主义者们抛弃的比看中的要多得多。他们甚至把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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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反对的东西，或者马克思没有想过的东西，也当做马克思主

义。只要加上“马克思主义认为”的前置词，就可以把这些假冒伪

劣产品统统记到马克思账上。

陈　　林　　毛主席说，动辄拿马克思主义压人，是最不懂马克思

主义的一种表现。

何家栋　　总的看，落入传统思维窠臼的人林林总总，左派有，

右派也有。不过，有的左得可爱，有的左得可怕；有的右得天真，有

的右得阴险。

陈　　林　　谈到这里，我忽然想到一种天文 黑洞。黑现象

洞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种能量巨大的特殊天体，它有一个封

闭的边界，称为视界或单向膜。外来的物质和辐射可以通过视界

进入黑洞内部，黑洞内的任何物质和辐射却不能穿出视界。在形

成黑洞以前的恒星物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属性，而当形成稳定的

黑洞以后，几乎所有属性都不再能被观测到，余下的只是一个单色

调的暗天体。陈旧的思维定势也类似于这样一个黑洞，它把一切

真诚与虚伪、才华与野心、天真与偏执、勤奋与投机都吸纳其中，混

杂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出来。而且，它还拒绝同外界交流，吞蚀与同

化成为它惟一的功能。因此，善良者也罢，阴谋家也罢，如果不穿

越这一思维的黑洞，所谓的学术精品不过是空中楼阁。只是黑洞

的能量实在太大了，被它吞进去后就再难出得来。

何家栋　　即便是在自然界，纯粹的黑洞也是不存在的。由于

黑洞周围空间中量子效应的作用，任何黑洞都不可能是全“黑”

的，它也会发射，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剧烈的爆发。

陈　　林　　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苏东剧变后兴起的

世界性社会主义理论反思，特别是其中的方法论检讨，不正反映了

某种力图穿越思维黑洞的理性尝试吗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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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大反思的缘起

陈　　林　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，形成了一股强刺激，

使社会主义研究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种趋势：一部分学者据此认

为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学术现象都已成为历史；大多数

学者则以此为契机，对社会主义的历史、现实和未来进行了广泛深

入的反思，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，并提出了大量天才性的设想。进

而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运动。

何家栋　　布热津斯基预言，到 世纪，共产主义的实践和信

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，我看这是耸人听闻。不过，社

会主义应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作深刻的反思，确实是十分必要的。

反思就是批判，自我批判，并从批判中汲取养料。马克思主义首先

是一种批判理论，但它在一些国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，自我批判

色彩明显减弱了，活力也随之减弱，教条化倾向越来越严重。一位

西方学者说得好，资本主义在现代的发展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克

思对它的批判。既然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种种条

件，资产阶级若不采取某种对策，缓和矛盾，自我更新，而坐以待

毙，那就太愚蠢了。这对社会主义是一个挑战：社会主义的魅力在

人们心中有所减弱，正是由于它缺乏一套自我否定的机制。当然，

批判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，是一种分析和解剖，而不是像“文化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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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”那样的大批判；否定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，是扬弃，而不

是搞历史虚无主义。

陈　　林　　目前颇见声势的社会主义理论反思，正是在这个意

义上展开的。关于这场大反思的缘起，苏联东欧的历史变故固然

起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，但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世界社会主义运

动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。从主观上讲， 世纪的社会主

义主要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存在，其理论创新明显偏弱，对各种现实

挑战的回应往往力不从心，使得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滞。

从客观上看，科学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社会运作模式，一切社会

关系都经历了改组和重构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新变化，知

识劳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凸显，以及产业结构和

阶级结构的全面变革，都给社会主义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。在

这种情况下，社会主义要获得新的生命力，必然首先取决于理论的

创新。

何家栋　　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异，很

多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。有的明明搞的是封建家天下，有的生产

力水平只相当于原始部落，偏偏都冠之以社会主义。这使我想起

时下泛滥成灾的所谓“文化”现象，什么食文化、酒文化、肉文化

⋯⋯全国 多个节日，这个瓜节，那个果节，都和文化攀亲家。

日日华宴，夜夜笙歌，酒肉之徒都成“文化人”了。

陈　　林　　的确需要给社会主义重新正名，恢复名誉。不过，仅

仅把社会主义回归到马恩那里去也是不行的，毕竟社会现实已今

非昔比。比如说，从世界范围看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发生了很多实

质性的变化，无论是它的内涵和外延，还是它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

用，都值得重新研究。

何家栋　　讨论社会主义问题，必然涉及到工人阶级，也涉及到

资产阶级，涉及到劳资两大阶级的关系。但我在这想专门说说另

外一个阶级 知识阶级。如果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，承认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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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和资本一样能创造新的物质和文化财富，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，

即使按照阶级的经典定义，也没有理由否认知识阶级的独立性，没

有理由再说知识分子不是附属于资产阶级，就是附属于无产阶级。

恰恰相反，资本和劳动最终都要接受知识的支配，服从知识的领

导。我认为，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将消灭城乡差别、工农差别、脑

体差别，这些差别的消灭显然是不能通过思想改造、下放劳动，即

知识分子劳动化来实现的，而要通过工农分子知识化来实现。荷

蓧丈人嘲笑孔夫子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是不承认精神劳动的价

值，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思维方式。

陈　　林　　在西方发达国家，由于产业结构的变革，广大的第三

产业从业者已经从数量上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工人；知识劳动者在

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则从质量上对产业工人阶级的先

进性提出了挑战；经济的全球化、信息化、知识化，又使工人阶级在

劳资关系结构中日益处于弱势。传统的工人阶级逐渐成为技术进

步转盘上的输家，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，其政治意识趋于保

守，对社会变革表现消极，不再构成左翼政治的稳定力量基础。

年 月中旬，法国《快报》周刊公布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：在

年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，工人选民把 的选票投给了

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， 投给了社会党领导人若斯潘， 投给

了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希拉克， 投给了法国民主联盟候选人巴

拉迪尔，共产党候选人罗贝尔 于仅获得 的选票。这个结果

意味着，信奉社会主义的党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人支持者加

在一起，还没有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的工人支持者多。是社会主

义抛弃了工人阶级，还是工人阶级抛弃了社会主义？

何家栋　　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，阶级矛盾的形式也随之改变。

因科技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、分散化，使阶

级对抗由过去的主战场工厂企业转移到整个社会领域，变成全面

的社会对抗。有人说阶级斗争淡化了，恐怕不确切，应该是泛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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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矛盾的主体已从政治斗争降到社会犯罪层面，其规模之大，也

许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暴力犯罪、毒品走私、恐怖活动、性

混乱，以及人口爆炸、环境污染、过度城市化等，宛如社会的“核泄

漏”，威胁到每一个人。社会对抗更加普遍化，也更加分散化，到

处是一片混战，却又搞不清楚谁跟谁战，莫非这就是后工业社会？

陈　　林　　看来，真如国外有些学者所说，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

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，社会主义也理应实现从工业社会主义向

后工业社会主义的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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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潮与低潮

陈　　林　　理论界有这么一种说法：苏东剧变后，世界社会主义

运动处于低潮，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却异常活跃。言下之

意，当前的社会主义是运动的低潮，理论的高潮。

何家栋　　不能以群众运动的规模、频率作为运动是否开展的

惟一标志。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质的蜕变期，即向着更符合人

类理性的方向发展，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（苏联在内）的改革，都

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。这么看，它就不是低潮，而是大潮。并且，

我也不认为俄罗斯的情况现在就可以盖棺定论了，有许多反复是

必然的。这种“剧变”，要经过一段历史才能作结论。

陈　　林　　除了前面提到的运动低潮与理论高潮并行（反之亦

然）和您刚才的观点之外，我还听到好几种关于高潮低潮的说法。

这些说法可以分为两大类：第一类即所谓“低潮与谷底”问题，第

二类则涉及到高潮低潮的提法本身是不是还有意义。关于“低潮

与谷底”问题，主要有 种意见。第一种意见认为，世界社会主义

运动自苏东演变进入低潮和谷底之后，现在已开始回升，具体表现

有：苏东地区左翼的复兴，中国与越南的改革建设成就，发达资本

主义国家共产党经过组织调整后重新站稳脚跟等。第二种意见认

为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，但还没有滑入谷底，谁也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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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现存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发生剧烈社会动荡，它们严重

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和经济困难并没有得到根本克服。第三种意见

认为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到了谷底，但还没有走出谷底。虽然比

苏联解体更大的冲击已不可能再有了，但社会主义尚未找到新的

发展契机，还将在低谷中长期奋斗，却是无疑的。换句话说，这次

低潮会持续很久，这个谷底是 字形”，不是“尖底“平底锅”、

字形”，不可能很快进入新的高潮。第四种意见锅”“、 认为，不

宜用谷底这个概念，而把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统称为低

潮，因为不同的人对谷底有不同的理解，并且在总的低潮中还会有

经常性的、过渡性的起伏。

何家栋　　这几种观点其实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，即以群众运

动的规模、频率，共产党人的数量、政治地位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

口、面积和实力等作为所谓高潮低潮、谷底谷坡的惟一衡量标准。

这是从表面上、形式上看问题，没有深入到内容和实质中去。

陈　　林　　关于高潮低潮的第二类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。第一

种意见认为，现在提高潮低潮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不如避免使用高

潮低潮之类提法，直接而客观地分析世界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形

势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人们通常有一种思维习惯，认为高潮低

潮总是交替出现的。如果继续使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一提法，

容易让人产生不恰当的联想，得出错误的结论，比如把一些不稳定

的苗头看做复兴的表现。靠溢美或拔高形势，是不可能有效地增

强人们的信心的，关键在于认清形势，抓住机会，发展自己。事实

种意识形态上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 和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虽

然还将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，但对冷战后整个世界形势的发

展变化已不能起主导和支配作用，因此不再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

盾。世界上矛盾多得很，大得很，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，对

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，完全没有必要只在所谓社会主义的高潮

低潮中兜圈子。第二种意见认为，高潮低潮还是可以提的，但衡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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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判断高潮或低潮的标准必须重新界定。比如可以用社会主义因

素是否增长、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程度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原

则被人们认可的广度和深度等来判别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，而不

要单纯去看信奉社会主义的党派、国家、运动的数量和规模。正如

恩格斯早已指出的，巴黎公社之后，街垒战的革命形式已经过时。

世纪 世纪上半叶普遍发生的集体罢工式、游行示因此，在 至

威式以及武装夺权式的高潮恐怕再难出现了，科技革命已经彻底

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。而像那种封建家长制的社会主义、部落

酋长式的社会主义、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，多一个不会给社会

主义增光，少一个也不必替社会主义惋惜。这种意见倒是和您的

观点很接近。

何家栋　　布热津斯基断言，共产主义要兴旺发达，只有抛弃其

内在实质，至多只能保留某些外在的标志。他错了。需要抛弃的

恰恰是共产主义已被玷污的外观，需要保留的恰恰是共产主义的

灵魂 人的解放，以真正实现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

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因此，社会主义现在面临的不是潮涨潮落的

问题，而是如何改变旧的社会主义形象，确立新的社会主义面貌的

问题。

陈　　林　　在一次小规模的理论研讨会上，一位老专家也提出

了同样的观点。他说，原来的社会主义已经结束了，新社会主义正

在兴起，现在正处于进入新社会主义时期的过渡阶段。因而社会

主义不是一个复兴不复兴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旧社会主义终结和新

社会主义勃兴的问题。不过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，认为不但旧社

会主义还没有完全终结，而且新社会主义也应该是从旧社会主义

发展而来，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。何况，新社会主义勃兴本身就是

社会主义复兴的一个内容或标志。

何家栋你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（《战略与管理》 年第

期）中也提到了新社会主义问题，但没有对新社会主义的内涵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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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定。不知你是怎么考虑的？

陈　　林　　我所说的新社会主义，主要是指苏东剧变以后，国外

一些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时，表现出来的某些新思路、新视

角，以及提出来的一些新观点。并不是说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

的社会主义体系或模式。换言之，新社会主义还仅仅是当前社会

主义理论反思运动的一种苗头，一种趋势，它的内涵尚处于新建构

和新发展过程中，无法准确界定。并且，对新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

讨的主要是西方学者，他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、参照系和价值选择

都是多元的，要对此概括出个一二三来，现在显然还不是时候。尽

管有些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了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，美国有两位年

（《走轻学者甚至还以 向新社会主义》）为

题出版了一本专著，但迄今为止，还没有哪一家的论述具有普遍的

代表性。因此，新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

念，相对于旧社会主义（苏联模式、民主社会主义等）而存在，它的

具体内容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创建和实践材料来填充。目前已经出

现的一些关注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理性思考和现实运动，如方兴未

艾的各种新社会运动，事实上都在为新社会主义准备素材。

何家栋　　新社会运动的目标不只要求改善社会运作模式，而

且突出了人的生命价值。比如绿色运动，可能代表着社会前进的

方向。一切以维护人的思想、价值、权利为出发点的运动，可能都

具有社会主义性质。社会主义变革的根本目的，是构建新的文明

模式，以保证“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完成社

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价值实现，比追求那种表面上的社会主义高

潮要有意义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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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失败的反面未必是成功

何家栋构建新社会主义理论，一定要注意摆脱非此即彼的

思维套路，不要以为苏联模式的反面就是新社会主义，那只是以一

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，因为失败的反面并不等于成功。

陈　　林　　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初，铁托被斯大

林“革出教门”后，不得已全盘抛弃苏联模式，另起炉灶，处处与之

相对，并拼命从马恩原著中找出只言片语，以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

合法 经济和社会的高度集权、集中和计划，南斯性。苏联搞政治

拉夫则搞政治分权、社会自治、经济权力下放；苏联搞集团外交，建

立社会主义大家庭，南斯拉夫则搞不结盟运动。结果，苏联模式失

败了，南斯拉夫模式也同样被历史抛弃。问题的症结在于，南斯拉

夫反对苏联模式并不是从创新的意义上去反，而是从对立的意义

上去反，为反而反，到头来自己也成为被反对者的殉葬品。当然，

南斯拉夫的失败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原因，并且它的许多尝试迄

今仍对我们有启发，这里不必细述。

何家栋　　认识就其本性而言，永远是有缺陷的、不完善的，而

历史是一次完成的，社会运动不能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多次，且非

理性变数非常多，每一个事件都不会复制重演。因此，总结失败的

经验不应该被直接当做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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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是没有镇压反革命，那么，是不是也存在另一

种可能性：如果巴黎公社彻底捣毁凡尔赛宫而保住了政权，结果却

出了类似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那样的悲剧？考虑到法国大革命时期

出现过的雅各宾恐怖，这样想也许并不是无的放矢。同样，历史证

明斯大林的种种做法是错误的，却不能证明他的对手如托洛茨基、

季诺维也夫、布哈林等人的设想就一定是正确的。甚至现在经常

被人引用的列宁晚年对斯大林的批评，以及他对苏维埃改组的一

些倡议，真正落到实处后的效果如何，也不好贸然下结论“。理论

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，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

度。”

陈　　林　　非此即彼的思维套路，实际上是一种绝对化的思想

方法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。这种方法还被一些人用于分析资本

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态势，分析世界格局的演变，得出的结论就

难免片面甚至可笑了。比如时下谈论较多的所谓“美国衰落”问

题，有人根据一些表面现象，诸如美日欧矛盾、美国工农业产值在

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等，推论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下

降，于是美国衰落了；而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，美国衰落了

便是资本主义衰落了，资本主义衰落了社会主义便有希望了。其

实，这是哪跟哪的事，即便美国土崩瓦解了，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

会主义大获全胜，就像苏联的崩溃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振兴一

样。何况，美国的所谓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结构的调整。

高科技的发展，从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，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哪

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和美国相比。新的经济形式需要新的统计方

法，如计算产业的技术附加值。 年我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一，

实现了毛泽东的理想，但当今时代已逐渐放弃用传统的工业指标

来看问题。可以说，美国在传统工业文明方面已发展到顶点，我们

尚处于上升阶段，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只能停步不前，听任我们赶

超。也许等我们爬上人家现在的山头，人家又已跃上了另一个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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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，后工业化的山头。美国现在进入相对衰落的调整时期，焉知不

是下一轮高涨的准备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固然是从危机到

危机，从萧条到萧条，但同时也是从复苏到复苏，从高涨到高涨。

正因为如此，亨廷顿才敢于宣称美国的衰落只是一个神话，鉴于美

国的价值观念正普遍深入世界各国的人心，美国将作为全球的主

教而不是单纯作为一个强国来领导世界。我倒不是赞同亨廷顿的

美国中心主义观点，只是想说明我们看问题不妨多一些整体性、连

带性，少一些片面性、孤立性；多一些辩证法，少一些形而上学。

何家栋　　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应该如此。现实

情况明摆着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从理论

上说，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更优越

的文明 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，包括人权和平等，自由和公正。

社会主义因素是没有道理的，我们不能一边讴歌无产阶级的先进

性，一边又把现代文明都贴上资产阶级标签，不承认它也是无产阶

级创造的成果。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，尤其需要实事求

是地评价无产阶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的创造性，摈弃形而上

学的历史观。纵观近现代世界史，无产阶级在促进物质文明进步

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即便是在制度文明层面，我们

也很难想像，没有无产阶级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会有资本主义的议会

民主制度。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念都是资产阶级货色，把无产阶级

排除在思想文明创造之外，也是一种迂腐之见。邓小平说，社会主

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，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

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性认识的一个飞

跃。

陈　　林　　在苏东演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运动中，已

经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融入自己的社会主

义构想，创建诸如“市场社会主义”“、证券社会主义”“、自治社会

主义”之类新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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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家栋　　世界本应是一个和谐的体系，而不是对抗的板块，一

分为二还得合二为一。

陈　　林　　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，表面上看是一种简单化的思

维习惯，实际反映的却是一种为我所用的霸气思维。我听我们单

写三评《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位的老同志讲过一个故事 国家

吗？》的时候，奉命搜集资料，搜来搜去总觉材料不够，不足以证明

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。后来康生发话：材料不用找了，铁托

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变修了，所以南共联盟变修了，再所以南斯拉

夫变修了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。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政权，想当然

地以给当权者定性代替给社会定性，这便是康生的逻辑。如此逻

辑自然是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因素，不承认社会主

义建设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。我们还每每听到这样的说

法：某某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。意思是说，这个国家

政治上是共产党掌权了，但它的经济社会发育水平还没有达到社

会主义的要求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：某某社会主义社

会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？

何家栋　　教条主义思维的特征是把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现实

风干成千年不腐的木乃伊，以便于作非此即彼的标本分类。他们

总是抡起板斧，一排排劈头砍去，把枝叶砍尽，只剩下树干，然后再

论证树木的属性。可这时候已经没有树木了，只有枯树桩。教条

主义者展现给我们的社会主义，就是几根毫无生命力的枯树桩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讨论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，好

比神学家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，完全是枉费力气，因为社会主

义已经不存在了，就像根本就没有天使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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